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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松 
 
(北京大學 哲學系，北京，100871）
摘要： “民間科學愛好者” 是一個在科學共同體之外從事所謂科學活動的特殊群體，與 “業餘科學愛好者” 相比，其最大特徵是不能與科學共同體進行正常的交流。大規模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存在是某種社會問題的反映，它與1980年前後的社會氛圍有關，與大眾語境和大眾傳媒對科學活動的誤讀有關，也與其自身偏執的心理傾向有關。對此問題的研究，即有利於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又可以為科學傳播提供借鑒。
關鍵字： 民間科學愛好者 業餘科學愛好者 科學共同體 大眾語境 科學傳播
民間科學愛好者是一個奇特的社會群體，有人認為他們可以成為專業科研的補充，予以鼓勵和支持；有人認為他們行為無益，但精神可嘉；有人認為他們精神不正常，表示同情；也有人認為他們的 “研究” 是偽科學，予以批判。專業科研人員普遍認為，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工作毫無價值，他們的來信來訪對於專業機構的正常工作是一種干擾。
究竟應該如何理解民間科學愛好者？ 為什麼會有大規模民間科學愛好者在中國出現？ 涉及到公眾、科學與社會的諸多關係。民間科學愛好者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科學社會學問題，有必要從科學傳播的角度進行研究。
1. 什麼是民間科學愛好者 

所謂民間科學愛好者，是指在科學共同體之外進行所謂科學研究的一個特殊人群，他們或者希望一舉解決某個重大的科學問題，或者試圖推翻某個著名的科學理論，或者致力於建立某種龐大的理論體系，但是他們卻不接受也不瞭解科學共同體的基本範式，與科學共同體不能達成基本的交流。總的來說，他們的工作不具備科學意義上的價值。

民間科學愛好者是一個很大的人群 
，幾乎所有具有重大社會影響和話語地位的科學領域都有他們的存在。在數學領域，他們熱衷於證明哥德巴赫猜想等尖端問題 ── 這也是人數最多，社會影響最大的民間科學愛好者群體，《科技日報》記者李大慶稱之為 “哥迷” 
；直到今天，中科院數學所每年還能收到幾麻袋聲稱自己證明了哥德巴赫猜想的信件和文章。在物理學領域，他們致力於推翻相對論 
、量子論，或者提出新的宇宙論體系，還有一些人研究永動機。在生物學領域，有人試圖提出新的進化論體系 
。此外，在地學、心理學等科學領域都不乏其人。有些人的理論龐大無比，從宇宙起源到陰陽五行，從飲食起居到政治經濟，無所不包，已無法歸入具體學科。
民間科學愛好者在心理特徵、行為方式、文本風格等方面都存在著共性。歸納起來，他們最核心的心理特徵是偏執。他們大多堅信自己的 “科學結論” 具有特殊的價值和意義；他們不能與科學共同體甚至與世俗社會達成正常的交流；他們常常生活在幻想的情境中，比如他們不能平實地理解他人的言論，會忽視對其不利的部分，誇大他們喜歡的部分；有時也會出現某種妄想的特徵，比如把自己比作布魯諾和伽利略，把自己的到處碰壁解釋為權威對小人物的壓制與迫害；他們普遍表現出對精神的強烈追求，仿佛是純粹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的生存能力通常較差，有人甚至年過四十還要依靠父母、妻兒來維持生存，但是生活的艱苦反而加強了他們的悲壯感和神聖感；他們有很多人相信自己在未來會成為一代大師，這種信念使其困苦的生活鍍上了一層光輝。
民間科學愛好者推廣其 “學術成果” 的方式大體如下： 1. 寫信、上訪（對象可能是學術機構、學術雜誌、大眾傳媒、各級官員）； 2. 直接演講（通常以大學校園為主要場地）； 3. 自費出書； 4. 自建研究所 
； 5. 上網。
他們的 “學術論文” 也有一些共性： 1. 新名詞極多，且與科學共同體現有的術語體系沒有多少關係； 2. 邏輯混亂，不知所云； 3. 常常誇大結論的意義； 4. 喜歡發表一些超越具體問題之上的議論，尤其喜歡表達愛國情懷； 5. 常常把結論建立在未來的可能性上，建立在現有科學不成立的可能性上 ── 建立在可能被某人尤其是可能被自己引發的未來的科學革命上。
此外，從教育背景上看，他們往往沒有接受過自己所獻身領域的專業訓練，也沒有通過自學對那個領域達到深入的瞭解。
由於民間科學愛好者所具有的共性，他們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學意義上的研究物件。
目前學者及大眾媒體對這個群體還沒有一個統一的稱呼。有人稱之為 “民間科學家” 或 “業餘科學家”，他們也願意如此自稱。本文作者稱之為 “民間科學愛好者”，簡稱 “民科”。這個命名自1999年開始見諸媒體 
，已被部分學者和媒體接受。最近，劉華傑博士發明了一種新的稱呼， “江湖科學愛好者”，有更多譏諷的意味，但也凸顯了他們的某些特徵。
一般而言，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工作不屬於偽科學，頂多屬於 “科學向度的偽科學” 
，或者郝柏林院士所說的贗科學 
。因為偽科學在某種意義上擁有自己的 “科學共同體”，也有學科範式，甚至有 “學術刊物”。而民間科學愛好者都各自為戰。另外，通常所說的偽科學都是產生了嚴重社會影響的以經濟或者政治為目的的社會活動，這也與之不同。
民間科學愛好者的成員包括社會各個階層，有幹部、教師、公務員、公司職員、普通農民、工人，甚至有社會高層人士 
；年齡範圍也比較寬泛，年齡最長的哥迷有七十多歲，但是大體上有一個下限，一般不小於三十歲。
2. 民間科學愛好者（science fans）與業餘科學愛好者（amateur scientists）的差異
命名也是出於區分的需要。表面上看，民間科學愛好者（science fans）與另外一個人群有很多相似。這些人也不是專業科學工作者，也喜歡在業餘時間從事科學活動，甚至有些人也很固執，但是他們接受科學共同體的範式，能夠與科學共同體進行交流，並能夠做出一些具有科學價值的工作。這些人可命名為 “業餘科學愛好者”（science amateur），他們才是真正的業餘科學家（amateur scientists）
。
從字面上看，“業餘科學愛好者” 與 “民間科學愛好者” 的詞義有很多交叉，甚至難以區分。這裏不準備把它作為一個語文問題詳細辨析，而是直接命名。
業餘科學愛好者也是一個很大的人群，所從事的學科範圍也很廣。比如有很多天文愛好者，他們用業餘時間觀測天象，也能夠發現新的天體 
，但他們並不想推翻現有的天文理論，也不期望創建一個全新的宇宙論體系。
業餘科學愛好者並沒有成為特殊人群，而是社會的普通成員。
兩者之間的根本差異在於：業餘科學愛好者與科學共同體有著正常的交流，愛好者之間的交流有時也十分頻繁，這和業餘棋手與專業棋手的關係非常相似。而民間科學愛好者不但不能與科學共同體進行交流，相互之間也不能交流。同樣是 “哥迷”，每個人都構建了自己獨有的 “理論體系”，每個人都希望別人讀懂他的體系，而不願也不能讀懂別人的體系。所以他們雖然人數眾多，卻不是一個集體，只是一個集合。
3.  1980年代的社會氛圍：苦行、犧牲與科學的意識形態地位
民間科學愛好者在其他國家也有存在，拉德納所說的科學狂想者 
 就屬此類。但是，像中國這樣大的規模則屬罕見。如果我們把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個別產生歸結為其個人原因，則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大規模出現必有其社會原因，反映了某種社會問題。
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狀態令人困惑。他們能夠數十年如一日，過著艱難困苦的生活，幾乎沒有物質追求，常被視為純粹的理想主義者。那麼，他們這種頗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苦行和犧牲精神從何而來？ 需要從他們受教育的年代尋找答案。
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識形態一直強化著這樣一種價值觀念：一個人要有遠大的理想（比如為國爭光，為人類造福等等），為此，個人的物質生活乃至生命都是可以並且應該犧牲的，是謂獻身。不單邱少雲、黃繼光這些戰時英雄，和平年代的英雄如向秀麗、歐陽海、羅盛教等也大多與犧牲有關。當不足以犧牲生命時，就強調對物質生活的犧牲 ── “苦行”。所以有對大慶人的先生產，後生活的讚頌。在這種語境中，苦行與犧牲都具有很高的意識形態價值。反過來，苦行與犧牲的決心與程度，又成為其衡量精神和理想是否純粹的標誌。
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姿態與這種語境正相一致。同時，這種 “爭光理想” 與某些傳統思想，如孟子之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餓其體膚…… ” 民間之 “吃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在表現形式上並無二致。因而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理想主義表觀下，也可能潛藏著某種功利之心。
苦行本來是達成理想的手段，但是，當理想遙遙無期，苦行本身就成了目的，成為其依然擁有理想、擁有崇高精神的證明。這使他們能夠在生存艱難的狀態下，保持著強烈的精神優越感。
然而，為什麼是科學，具體而言，為什麼是哥德巴赫猜想之類的科學領域成為民間科學愛好者獻身的對象？
從五四運動開始，科學的地位日漸提高。1949年之後，唯科學主義成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科學常用作形容詞，代表正確的、高明的、有效的 
。投身科學事業一度是廣大青年的美好選擇。然而在文革期間，雖然 “科學” 這個詞仍然具有意識形態價值，但具體的科學工作和科學工作者的社會地位一再下降，甚至有了負的意識形態價值。這時，科學已經不能作為實現 “爭光理想” 的手段。
1976之後，中國社會開始發生巨變。1977年高考恢復，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科學的春天” 在中國大地突然降臨，科學家重新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學好數理化，走遍全天下” 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科普類雜誌、期刊有了將近十年的繁榮，其中一種現已停刊的雜誌的刊名很能體現當時的時尚 ──《我們愛科學》。甚至在1980年前後高中文理分科時，曾存在普遍的文科歧視 ── 只有理科學不好的人才會去學文科。
大規模的民間科學愛好者就是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出來的，哥迷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數學本是一個抽象的世界，數論和哥德巴赫猜想有史以來都在中國公眾的視野之外。然而，1978年1月，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一個沒有意識形態背景的純粹的科學家成為傳主，這是幾十年來的第一次。陳景潤立即成為公眾人物，直到逝世，都是傳媒關注的對象。然而，“使徐遲、陳景潤等人始料不及的是，《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發表後，難以數計的中國人加入了證明這一猜想的行列。他們都想摘取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 
 如，
今年53歲的劉平危初中唯讀了一年半就輟學了，但因喜歡數學，便到處找書看，1970年，因風濕病加重不能上班，便投入到數學研究中。1978年，他讀了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後，萌發了要摘取這顆“數學皇冠上的明珠”的想法。

又如：
莊嚴是遼陽市1968年初中畢業的下鄉青年，1976年返城後當過多年的裝卸工。1978年，我國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向哥德巴赫猜想衝擊，完成了 “1＋2”，震撼了世界。莊嚴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和感染，時年27歲從小也特別喜歡數學的他頓時熱血沸騰，剩下這一步之遙，他也要試試，為國爭光，把這顆數學王冠上的明珠摘下來！

長期以來，對哥迷及其它民間科學愛好者的正面報導在大眾傳媒上時有出現，上面所引只是其中之二。對這些文本可以做多重分析，從中不僅可以獲得關於民間科學愛好者的個人信息，還可以看到作者和受訪者是以何種方式理解科學活動的。因其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誇張、改寫，這又為我們分析其中深層心理留下了線索。
陳景潤的一夜成名，哥德巴赫猜想的簡單表述，整個社會對科學的崇尚，都使很多具有爭光理想的人開始了摘珠之夢。當然，最後成為鐵杆哥迷的大多是那些有偏執傾向的人。
那麼，為什麼只有初中文化的民間科學愛好者會認為自己有可能解決哥德巴赫猜想這樣的問題？
中國的唯科學語境是在公眾科學素養很低的情況下自上而下地形成的，因而公眾對於科學活動並沒有基本的瞭解。文革期間，“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之類的口號充斥大眾傳媒，貶損科技專家的故事層出不窮。甚至衛星上天這樣的科技成就也被宣揚成文化大革命的勝利，傳媒上的功臣更多的是勞動模範，科技專家很少以正面形象出現。長此以往，科學研究便不被認為是一項需要一定的專業訓練，達到一定的專業水平才能從事的事情。
從民間科學愛好者的言談和文本中，可以看到他們思想中的時代烙印。一位哥迷在2002年3月給本文作者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堅信，民間是科技的源泉，大從（眾）是科技的主體，小人物是可有所作為的，可以彌補大人物所不能完成的事情。因此，要發揮小人物的優勢作用而不能抑制他們的創造性打擊他們的積極性，這是科教興國和振興中華所必需。” 從這些話語可以聯想到很多當年的口號，比如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力量。” “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群策群力，大幹快上。”等等。下節還要說道，很多人的確認為，科學發現可以通過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以一種大會戰、大比武的方式來完成。
如上所引，很多對哥迷的報導都有這樣的敍事模式：某某人看到了徐遲的報告文學，被陳景潤的精神所感染，決心為國增光，不顧自己只有初中畢業，也要去摘數學皇冠上的明珠。這種模式使我們看到，哥迷等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目的是首先是為國爭光，摘取明珠不過是實現其爭光理想的手段。實際上，哥德巴赫猜想這個數學問題在數學上具有什麼意義，他們並不關心。
能夠被民間科學愛好者作為獻身物件的科學領域總是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和意識形態價值的那些，只有這些領域能夠滿足他們的爭光理想，當然，也只有這些領域能夠為其所知。
綜上所述，民間科學愛好應該滿足兩個條件： 1. 受過理想主義教育，有犧牲與苦行的精神動力；2. 經歷過1980年代中國科學的春天，能夠把科學作為獻身的物件。由於最後一批受過理想主義教育的一代出生在1970年以前，1968年出生的朱海軍基本上是民間科學愛好者年齡的下限。
1980年代後期，中國的社會轉型基本完成，導致 1）大眾語境乃至主流意識形態中的理想主義成分日益淡化； 2）經濟、法律、管理等人文學科以及某些實用類工科的社會地位迅速上升，理科則大幅度下降。這時，民間科學愛好者大批產生的社會氛圍已不復存在。即使仍有兼具理想主義和獻身精神的人，獻身的物件也不再是科學了。
出於類似的原因，1980年代曾產生規模更大的民間文學愛好者，又在1990年代迅速減少，現在只留下一個已經帶有諷刺性的稱謂：文學青年。
4. 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知識背景及傳媒對科學活動的誤讀
民間科學愛好者大多沒有受過正規的科學教育，他們是如何瞭解所研究的領域的？ 他們的科學知識來自何處？ 他們對科學的理解又來自何處？
根據大眾傳媒的報導及其自述，他們的思想資源大致有三：中小學教育；自學；科普書刊和大眾傳媒。由於文化革命，很多四十歲以上的民間科學愛好者連中學教育都不完整，這樣的知識基礎使他們的自學也有很大的局限。因而，民間科學愛好者理解科學、瞭解科學的最重要途徑其實是科普書刊和大眾傳媒。
以《十萬個為什麼》為代表的傳統科普是以普及具體的科學知識為主要目的的，很少涉及到科學共同體的科學活動。偶有涉及，也常和大眾傳媒一樣，給出某些模式化的描述。比如，科學家的經典形象是身穿白大褂、禿頂、戴眼鏡、和和氣氣、全知全能的老爺爺，他們德高望重，不食人間煙火，一心為科學獻身，為國爭光，為人類造福。這種模式已經具有了某種原型的特徵 
，成為傳媒及受眾潛意識中的思維方式，成為大眾語境的一部分。徐遲所描述的陳景潤也是這類形象的變形。當然，它與1980年代以前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一致的，同樣表現了對苦行與犧牲的尊崇。因而，在某種意義上，民間科學愛好者正是按照大眾傳媒和科普書刊中的科學家形象進行自我塑造的！
在對科學發現過程的描述中，也存在類似的原型。 “靈機一動” 和 “鐵杵成針” 是其中有代表性的兩個。
在科普書刊和大眾傳媒上，流傳著有很多科學天才靈機一動或者靈光一現做出重大發現的故事。比較著名的有牛頓的蘋果、阿基米德的浴缸、瓦特的水壺，還有凱庫勒的夢。與此相對的是 “失敗是成功之母” 一類的故事，最常說的是 “六六六”，說發明人經過了665次失敗才獲得了最後的成功，故以此名之。
 居里夫人從瀝青中百煉成鐳的故事也被歸入此類，這類故事符合 “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民間格言，也與苦行和犧牲的精神相吻合。
前一類故事把科學發現的豐富過程簡化為最後一步的靈感與機遇，簡化為拍腦門出點子。後一類故事強調了培根式的歸納法發現模式，因其忽視了深層的在先的理念，使科學發現蛻變為簡單的技術勞動。這兩類故事都含有對科學活動的某些誤讀，甚至其個案也為科學史學者所質疑 
。但這種敍事模式或因其富有戲劇性，或因其符合意識形態話語，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而這類故事不斷產生，不斷流傳，已經成為大眾語境的一部分。
在這樣一種大眾語境之中，民間科學愛好者激起廣泛的同情和支持也就不足為奇了。一位傳媒工作人員在一篇支持哥迷的文章中寫道：
數學家陸柱家說得好，陳景潤去世後，哥氏猜想在採用新方法之前，是不可能被證明的。那麼，有些複雜問題換一個方式思考，也許就變得簡單。所謂 “新方法”，不就是改變思路嗎？ 我們至少應該關心有沒有人試圖利用 “新方法” 證明這個問題。

這正是鐵杵成針、靈光一現的模式。作者相信哥迷的 “思路” 具有科學價值，所以大批哥迷就有可能碰上正確答案。仿佛哥德巴赫猜想是埋在山上的一個寶藏，只要有海底撈針、鐵杵成針的精神，就可以找到。又仿佛是一項尋寶競賽，所以要趕在外國人的前面先挖出來 ── 為國爭光。而在媒體的描述中，科學活動有時的確很像是體育比賽 ── 一場在很短時間內決出勝負的具有可觀賞性的活動。
這樣，大眾語境對科學活動的誤讀，與某種意識形態背景結合起來，就造就了轟轟烈烈的民間科學愛好者群體。苦行與犧牲為其行為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正的價值，鐵杵成針與靈機一動之類的敍事原型為其行為提供了方法論上的合理性。民間科學愛好者一面年復一年地打磨鐵杵，一面期待靈光降臨。
需要指出的是,傳統科普同樣接受了，甚至強化了這種誤讀。
時至今日，這種語境依然存在，由於主流意識形態的長期肯定,具有強大的慣性。這使得民間科學愛好者常被看作具有獻身精神的理想主義英雄。很多人即使在表示批評時也要強調，他們的精神是好的；科研機構也不願直接否定他們，更傾向於委婉地推託；相反，民間科學愛好者及其同情者則常常理直氣壯地指責科學共同體在打擊人民群眾愛科學搞科學的積極性。
5.  結語
大規模的民間科學愛好者是一個需要關注的社會問題。他們的存在意味著科學與公眾的溝通出現了某些障礙，意味著傳統的科學傳播出現了某些問題。儘管大規模產生新的民間科學愛好者的總體社會氛圍已經不復存在，但是大眾傳媒以及大眾語境對科學活動的誤讀仍在繼續。因而，對這一人群進行研究，既有利於解決與之相關的具體的社會問題，也能夠為科學傳播活動提供某些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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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 fans” is a special group devoted to the so-called scientific activities outside of the science community.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amateur scientists (or science amateur) in the way that they do not have proper channel for communication with the science community. Science fans developed out of sudden in the early 1980’s in China thanks for the social environment, 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 at that time,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scientific activities by mass media, and the paranoid tendency of science fans themselves. The research upon science fans can address the problem they have caused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 some advi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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